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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肖
或
屬
相
，
為
我
中
華
所
特
有
，
可
見
我
們
祖
先
對
動
物
的
尊
重
。

但
頗
有
諷
味
的
是
，
中
文
成
語
罕
有
褒
揚
動
物
的
，
貶
損
的
卻
比
比
皆
是
，

從
﹁鼠
肚
雞
腸
﹂
、
﹁鼠
竊
狗
偷
﹂
，
到
﹁龍
潭
虎
穴
﹂
、
﹁馬
仰
人
翻
﹂

，
何
不
是
說
動
物
壞
話
的
。
連
牛
，
這
種
我
們
特
別
稱
頌
的
動
物
，
也
沒
有

一
個
成
語
來
說
牠
好
話
，
卻
只
有
﹁牛
鬼
蛇
神
﹂
、
﹁牛
頭
馬
面
﹂
、
﹁牛

頭
不
對
馬
嘴
﹂
這
些
話
來
作
負
面
形
容
。

於
是
，
到
了
牛
年
，
人
們
無
法
給
牛
找
到
好
話
，
便
只
好
用
﹁牛
轉
乾

坤
﹂
這
樣
的
贋
品
來
搪
塞
。
還
有
人
把
﹁牛
氣
沖
天
﹂
當
作
賀
年
詞
的
，
可

﹁牛
氣
﹂
的
本
意
是
﹁自
高
自
大
的
驕
傲
神
氣
﹂
，
我
們

又
怎
能
祝
賀
人
家
驕
傲
得
把
尾
巴
翹
到
天
上
去
呢
？

既
然
關
於
牛
的
好
成
語
幾
乎
不
存
在
，
那
就
在
牛
的

形
象
上
下
功
夫
，
用
木
、
陶
、
銅
、
水
晶
、
琉
璃
等
來
雕

塑
牛
的
形
態
吧
。
你
還
可
以
發
現
，
那
些
牛
的
木
雕
或
陶

雕
都
給
塗
上
了
金
色
，
成
了
﹁金
牛
﹂
。
連
中
央
電
視
台

春
節
晚
會
節
目
評
選
比
賽
的
獎
品
也
是
一
頭
小
金
牛
，
攝

像
機
頻
頻
推
向
它
，
推
成
特
寫
鏡
頭
，
發
出
閃
閃
金
光
。

﹁金
﹂
當
然
就
是
錢
，
就
是
財
富
，
人
們
希
望
有
金
牛
來

保
佑
自
己
財
運
亨
通
，
發
家
致
富
，
尤
其
希
望
只
有
牛
市

，
沒
有
熊
市
，
股
票
飆
升
再
飆
升
，

家
財
萬
貫
再
萬
貫
。

其
實
，
塑
造
再
多
的
金
牛
也
是

無
濟
於
事
的
。
紐
約
華
爾
街
有
頭
碩

大
的
銅
牛
，
人
們
經
其
身
旁
，
都
要

伸
手
去
摸
一
摸
，
想
沾
點
兒
喜
氣
、

運
氣
，
結
果
把
它
的
鼻
子
、
耳
朵
、

尾
巴
都
摸
得
變
成
亮
閃
閃
的
金
色
，
也
可
以
稱
之
為
﹁金

牛
﹂
了
。
可
有
何
用
？
金
融
海
嘯
一
來
，
華
爾
街
頓
時
天

昏
地
暗
，
一
派
衰
敗
凋
敝
景
象
，
哪
裡
還
有
老
牛
叫
喚
犢

子
鳴
，
滿
耳
只
有
黑
熊
咆
哮
棕
熊
吼
。

在
獨
尊
金
牛
的
牛
年
裡
，
許
多
人
似
乎
忘
了
其
他
的

牛
，
忘
了
耕
牛
、
老
黃
牛
、
孺
子
牛
，
忘
了
魯
迅
那
句
名

言
：
牛
吃
的
是
草
，
擠
出
來
的
是
奶
。
這
種
淡
忘
，
應
是

一
種
時
代
錯
誤
和
社
會
不
幸
。
當
一
個
人
慾
壑
難
填
、
想

盡
辦
法
發
財
致
富
時
，
他
怎
能
像
老
黃
牛
那
樣
含
辛
茹
苦

地
去
默
默
耕
耘
，
又
怎
能
像
孺
子
牛
那
樣
心
甘
情
願
地
為

他
人
、
為
社
會
作
出
奉
獻
？

在
獨
尊
金
牛
的
牛
年
裡
，
許
多
人
也
似
乎
忘
了
大
自
然
裡
的
牛
，
忘
了

在
物
慾
橫
流
的
世
間
之
外
還
有
田
野
、
草
原
，
還
有
老
牛
、
黃
犢
，
還
有
牧

兒
、
短
笛
。
其
實
，
在
由
貪
婪
造
成
的
經
濟
危
機
時
刻
，
人
們
似
乎
更
應
吸

取
一
點
教
訓
，
認
識
到
貪
多
務
得
之
心
的
危
害
，
清
廉
淡
泊
之
心
的
可
貴
，

然
而
有
更
多
時
間
去
讀
書
，
去
吟
詩
，
去
沉
浸
在
那
些
金
牛
不
能
帶
給
你
的

詩
情
畫
意
之
中
：

北
原
草
青
牛
正
肥

牧
兒
唱
歌
牛
載
歸

（
明
．
李
東
陽
《
北
原
牧
唱
》
）

近年來，一而再再而三地
聽人說，國內人如今新房裝修
如何考究、如何輝煌、如何讓
人瞠目結舌、如何是澳洲人包
括澳洲人中的我們所遠遠趕不
上的。

國內人如今生活水平提高是有目共睹的，我
們當然洗耳恭聽並真誠為之欣喜，但對室內裝潢
所達到的考究輝煌程度，我則從來這耳朵聽進那
耳朵聽出，不當真。─一般而言，一個人特別
想要宣揚什麼，那就一定特別想要掩蓋什麼。

不久前，一位來自中國的朋友向我提起國內
裝修，眉飛色舞、讚語不絕，還一次次提到幾個
我也認識的朋友，說他們花多少錢買房、多少錢
裝修，並細細描繪了他們家凌空吊下的天花板，
金碧耀眼的酒吧，亮得鏡子一樣的高檔地板……
這回我當真了，儘管表面一無反應，一如既往地
「嗯嗯呀呀」應和。我當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

因這朋友是個有水平有名氣的人。他的名氣來自
水平，而他的水平，我認為，應該使他具有足夠
的辨別感悟自省能力。

一個早晨，我開車去他那兒，說帶他去一個
地方看看。

我帶他去看的是澳洲的樣品房（display homes
）。

走進第一幢樣品房的第一分鐘起，他就沒有
開口再說一句話。

看了大概十幾幢房。看完那些房子，離開好
一陣後，他終於開口了。他說了一句，只一句。

他說： 「看過這樣的房子，中國農民的心理
是要受到傷害的。」

（這句話中 「中國農民的心理」也許可改成
「中國人的農民心理」。）

不愧為有水平的人。說話到位。
幾年前，第一次走進樣品房，我就有過這種

心理。
當時感到的是一種震懾，一種高雅、舒適得逼人的美的震懾。

這種美，明亮、乾淨、開闊；這種美不是通常熟悉的繁瑣、濃重、
富麗堂皇，而是簡潔、清淡、大方，充分協調。一幅畫、一盞燈、
一把椅、一張桌、一尊雕塑、一束花，所有東西都恰到好處地配上
了自己該有的色彩，站在自己該站的位置，展示自己該展示的秀姿
，減一分顯淡，挪一寸顯過，去一寸顯少。且它們不僅每個個別有
味，每個個別有味的同時又在吸收並且襯托另一個個別的味。它們
一起烘托的是種渾然一體的整體情調。身在這樣的氛圍環境、這樣
的情調中，我忽然感到一種逼迫。是的，逼迫。這逼迫不是氣勢洶
洶的、惡狠狠的，而是友善的、雅致的、舒展的。這逼迫使我一時
間感到自身的渺小、甚至萎縮。額上一層細汗，往日裡曾經有過的
那些飄浮的自豪、過頭的張狂，忽然格外知恥地使勁地躲了起來
……

我面對的就是我們常說的 「洋派」。這洋派來自布局、搭配，
來自顏色，來自具體的傢具與擺設，這洋派從每一面牆、每一塊地
、每一個角、每一條縫，從整間房子的空氣裡透出流出。

「洋派」於洋人是自然的、不經意的。
「洋派」於洋人是天生的，骨子裡的。

國內人現在追求的顯然已不再是傳統的八仙桌、雕花牙床、紅
木太師椅，而是帶明顯洋派特徵的所謂現代感。不錯，吊頂天花板
、酒吧，這些確實不錯、確實有派頭。但問題是，有派頭的東西不
是放在哪裡都有派頭的。吊頂天花板絕不適合裝在僅僅二米半高的
屋檐下，光彩流溢的酒吧絕不適合出現在只十幾平方的房間裡。還
有搭配，搭配是很講究的。不是所有漂亮、派頭的東西堆砌在一起
就能成為漂亮派頭的平方、立方，就能加倍地漂亮、派頭。

我常想：就聰明而言，我們遠遠超過洋人；就技能、手藝而言
，我們遠遠超過洋人；就精雕細刻、細枝末節的追求與實施，我們
也遠遠超過洋人。我們可以在一條條柱子、一個個飛檐上雕出九龍
百鳳，我們可以在一粒粒小小的米上刻字刻畫，然後再用放大鏡去
看去品味……但是，就大方、大氣，就審美整體性，就光線色彩線
條造型於人的五官乃至精神乃至生命的重要性，我們或許應該實事
求是地承認，我們的理解和感覺，還遠遠及不上洋人。

關
於
童
話
家
米
星
如
我
知
道
的
甚
少
，
雖
然
努
力

搜
尋
了
好
一
段
日
子
，
也
僅
知
道
他
可
能
是
安
徽
人
，

一
九
二
八
年
開
始
創
作
童
話
，
出
過
幾
本
童
話
集
，
和

葉
聖
陶
、
陳
果
夫
、
蔡
慕
暉
（
陳
望
道
夫
人
、
教
育
家

、
學
者
）
等
人
交
往
；
一
九
三
四
年
左
右
，
在
上
海
辦

過
申
時
電
訊
社
，
並
任
社
長
；
後
來
從
政
，
在
江
山
縣

做
過
縣
長
。

我
之
所
以
提
到
米
星
如
，
是
買
到
他
的
《
吹
簫
人
》
，
而
且
對
那
漂
亮

的
書
衣
很
有
好
感
。
此
書
一
九
二
九
年
由
上
海
商
務
印
書
館
初
版
，
我
這
本

是
﹁一
九
三
三
年
國
難
後
第
一
版
﹂
，
一
五
四
頁
，
收
《
吹
簫
人
》
、
《
林

中
少
年
》
、
《
仙
筆
王
良
》
、
《
枯
樹
開
花
》
…
…
等
十
篇
童
話
，
約
五
萬

字
，
為
了
照
顧
兒
童
的
閱
讀
能
力
，
全
書
用
略
大
的
十
四
號
字
印
刷
，
是
考

慮
周
全
的
兒
童
讀
物
。

《
吹
簫
人
》
是
米
星
如
的
處
女
集
，
書
前
的
序
文
說
明
他
寫
童
話
的
兩

大
動
機
：
一
是
紀
念
父
親
；
二
是
賺
稿
費
買
書
，
以
滿
足
個
人
的
愛
書
慾
。

文
中
記
述
最
詳
盡
的
是
他
受
父
親
的
影
響
而
寫
作
的
經
歷
：
米
星
如
的
父
親

在
他
童
年
時
因
體
弱
多
病
經
常
不
上
班
，
常
愛
在
竹
葉
小
窗
前
講
故
事
給
小

米
星
如
及
祖
母
聽
。
後
來
便
鼓
勵
米
星
如
自
己
去
看
故
事
，
反
過
來
講
給
祖

母
及
父
親
聽
…
…

我
很
少
見
有
人
提
及
米
星
如
，
他
幾
本
書
的
序
，
應
該
是
了
解
米
星
如

的
一
手
資
料
。

日記（不包括以日記形式出
現的小說、雜文）是寫給自己看
的，或許連自己也未必會去欣賞
，在很大的程度上只是錄以備考
。因此，日記會多一點真性情，
少一點飾作。在日記中弄虛作假
，把自己打扮成完美無缺的聖人

，可謂無聊；因此，日記會多一點肺腑言，少一點
禁錮。在日記中誠惶誠恐，言不由衷，未免無趣。
從這種意義上說，日記是比較真實的，對於研究某
一段歷史或某一個歷史人物，具有一定的參考價
值。

但我只能說是 「比較」，因為日記的真實與可
信，確實也是有 「度」的。

由於每個人所處的地位與身份不同，立場與視
角不同，能夠看到的東西也就各不相同。對於同
一部《紅樓夢》，經學家、道學家、革命家、流

言家看到的尚且各不相同，何況是對於社會這部
大書呢！在日記之中，當然也就各 「記」所 「見
」了。對於同一歷史事件，出現於不同營壘的人
的日記之中，大概是全然不同的。你說誰的日記可
信？

日記雖然是寫給自己看的，寫日記的人卻往往
會有萬一落在他人（包括上司、同僚、後人）手
中的戒心，也不排斥有時還會主動示人。所以，
認為寫日記的人，完全敞開肺腑，毫無思想禁錮
，也是不切實際的。李慈銘的《越縵堂日記》
「上自朝綱，中至學問，下乞相罵」，卻也沒有

達到 「不避權貴」的境界，倒是一直都提防着
「有一天要蒙 『御覽』」，所以魯迅覺得 「從中看

不見李慈銘的心，卻時時看到一些做作，彷彿受了
欺騙」。

寫給自己看的會不會自欺欺人，似也不能一概
而論。一般的事，確實都會如實記下。有些特別的

事，卻是寫日記的人不能直面相對的──心中有隱
痛的不願直面相對，往往只留下片言隻語蛛絲馬跡
，使後人費盡心思去揣摩考證；連自己都感到過於
醜陋、過於卑鄙、過於殘忍、過於血腥的不敢直面
相對，或是文過飾非，或是強詞奪理，或是乾脆不
留痕跡。

日記可信有度，在胡佛研究院被開放的蔣介石
日記也不能例外。它可以作為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的
一個參考，也有利於人們對於這個極其複雜的歷史
人物有一個立體的認識，但這也只是一個參考，而
不是一種顛覆。例如，從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
變的近六年中，蔣介石一直都在以重兵 「安內」
（剿共），始終下不了 「攘外」（抗戰）的決心，
頗受世人的厚非。如今在他的日記中看到了 「其內
心的痛苦」，是不是就得對他的 「攘外必先安內」
予以充分的 「諒解」，變 「厚非」為崇敬，並為他
的 「忍辱負重」歌功頌德呢？

二○○八年爆發
的金融海嘯，令 「馬
克思效應」隨即在全
球升溫，在德國，去
年一年間，有四萬人
次遊客訪問了馬克思

的故鄉──特利爾城；《資本論》旋即躍
上德國的暢銷書榜； 「馬克思效應」在中
國備受追捧，談論馬克思成為時尚話題之
一，筆者去冬回國探親順道拜望新聞界老

前輩楊奇先生時，他老人家就馬克思對人
類的貢獻作了高度的概括。正因為 「馬克
思效應」的推動，促成了筆者訪問倫敦馬
克思墓的計劃。

馬克思墓座落在北倫敦城的海格爾公
墓（Highgate Cemetery）的東區內。據
權威資料介紹，海格爾公墓是維多利亞時
代的 「花園式公墓」，被稱為倫敦七大著
名公墓之一，是城中為數不多的私人公墓
。它創建於一八三九年，公墓的西區是始

創地，直至一八五四年，才形成東區墓園
。東、西兩區由一條大馬路將之分隔，墓
園內的貧困和富貴等級也形成了強烈的對
比。葬身西墓區的多為富豪、名人；東墓
園因為有馬克思墓的存在，令樸素的墓園
生色不少。

今日海格爾公墓佔地三十七英畝（約
合十五萬平方米），公墓內立有五萬多個
墓碑，約有十七萬人或以土葬、或以骨灰
龕安放等形式安葬於此。據門衛小姐介
紹，在寸金尺土的倫敦城，要想在此公
墓內置一席地，實為奢侈的舉措，這裡的
地價由五百鎊為起點，購買一塊墓地，
所費不菲。

東、西兩區的開放時間不統一，收費
標準也不統一，由於西區公墓安葬者非富
則貴，它只在周末對外開放，遊人入內參
觀需付費五英鎊；東區公墓由於馬克思墓
安放於此，則實行全年開放（聖誕休息兩
天），入內參觀者需付費三英鎊。

東區墓園的入口處掛有一張收費告示
，由於每天用於維修、管理、保護公墓的
費用高達一千英鎊以上，公墓管理處希望
用這一辦法，限制閑雜人員入內。而公墓
龐大的維修、管理費用，則由政府的慈善
機構撥款資助解決。

由於在購票入園時得到門衛小姐的提
點，不到五分鐘，我們便站在馬克思墓道
前。英國著名藝術家勞倫斯製造的馬克思
半身銅像，被擺放在近四米高的大理石碑
座上，墓碑上方用金筆寫着 「全世界無產
者團結起來」；墓碑的下方是馬克思的又
一句名言： 「哲學家只用不同的方式來解
釋世界，但重要的是要改造世界。」上、
下碑文分別出自馬克思的名著《共產黨宣
言》和《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

墓碑正中央是用白色大理石寫下的碑
文：自上至下記錄了燕妮．馬克思、卡爾
．馬克思、管家德穆特以及馬克思的女兒
埃莉諾的生卒年月。細心的參觀者會留意
到，碑文中關於埃莉諾的生卒年月是最後
加上去的，因為其碑文風格與她的父母親
的原有風格不同。此一推斷從而引發出建
造馬克思新墓的趣事。

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英國共產黨

倡議創立 「馬克思紀念碑基金」組織，該
組織成立後，即着手開展建立一座新的紀
念碑的工作，最早期的設想是在原來的墓
地上，重新豎起一座馬克思的紀念碑，但
公墓管理處卻以安全為理由拒絕了這一
計劃，最後， 「紀念碑基金」組織在同
一公墓區的路邊拐彎處置地，建起了這
座頗具規模的紀念碑，而馬克思原有墓地
的白色大理石紀念碑文，隨即作為新墓
的紀念碑文。新的紀念碑於一九五六年面
世，每天都吸引國內外遊客前往參觀、拜
祭。

正當筆者在細讀碑文時，一對意大利
年輕遊客要求為他們拍照，他們將參觀馬
克思墓作為短期旅遊的節目之一。

媒體朋友告訴我，馬克思墓前常年有
鮮花擺放其中，沒想到當此春寒襲人之際
，他的墓前仍有六枝鮮花擺放着，可見世
人並沒有忘記這位偉人。

較早前，英國著名的《泰晤士報》在
其當天的瀏覽推薦欄上，將參觀馬克思墓
作為推薦項目，這並非金融海嘯引發的
「馬克思效應」。事實上，在馬克思逝世

的一百多年間，他的追隨者、信徒們都會
在適當的時間和地點，舉行一系列的紀念
活動。在一九三三年，即馬克思逝世五十
年之際，英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特別籌資
，在倫敦中心的Clerkenwell Greer創立了
馬克思紀念圖書館，專門搜集和陳列有關
馬克思的言論、著作及相關的期刊等，僅
宣傳冊子一項就達到了四萬三千冊的庫存
記錄，為後人研究馬克思起到了積極的作
用。

該圖書館實行會員制形式，目前擁有
數千會員，在冊會員每年須向圖書館繳付
十英鎊的會費；圖書館每年在春秋之際舉
行紀念及研討活動。

公墓管理處有關人士表示，在馬克思
逝世一百年時，公墓內曾有較大規模的紀
念活動；除此之外，每年的春夏間，是國
內外遊客拜祭馬克思的高峰期；馬克思的
鄉親曾聯同德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有組織
地遠道前來倫敦，舉行集體拜祭活動。公
墓管理員預料，今年四月的紀念活動可能
會十分隆重。

簡樸、凝重的馬克思墓碑，並不曾因
為墓碑背後的被一排排參天大樹掩沒的無
數墳塋而略見失色；在他的墓碑兩旁及與
之相對的墓地裡，長眠着一大群信徒們，
他們與這位偉人日夜相伴。遊人不難感受
到，正因為有大批志願者們，每天為馬克
思墓進行護理和清掃，令這座豐碑更加樸
實、高雅和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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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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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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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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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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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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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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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我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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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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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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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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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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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會
激
動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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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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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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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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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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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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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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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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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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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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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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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種
或
者
就

叫
﹁思
想
記
錄
器
﹂
的
東
西
，
那
麼
，
人
類
的
發
展
將
會
出
現
令
今
人
不
可
思
議

的
速
度
。
所
有
的
思
想
都
記
錄
下
來
了
，
那
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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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逝
而
又
特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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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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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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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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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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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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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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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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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勤
於
思
考
的
人
，
感
受
會
尤
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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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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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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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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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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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激
動
，
還
有
神
秘
，
還
有
莫
名
其
妙
。
正
如
洛
扎
諾

夫
所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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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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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甚
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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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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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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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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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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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
多
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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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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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問
的
吧
？
然
而
，
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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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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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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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出
來
了
。

洛
扎
諾
夫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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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
與
其
說
是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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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如
說
是
幻
想

，
然
而
我
卻
又
是
那
麼
地
相
信
他
的
幻
想
：

﹁從
青
年
，
甚
至
少
年
時
代
起
，
我
就
一
直
致
力
於
將
生

活
、
命
運
、
思
想
，
最
主
要
的
，
是
將
作
品
同
上
帝
的
﹃願
望

﹄
結
合
在
一
起
。
我
的
粗
心
大
意
大
概
由
此
而
產
生
。
我
粗
心
大
意
是
因
為
有
個

內
在
的
聲
音
，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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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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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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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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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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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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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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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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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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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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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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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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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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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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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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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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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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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手
裡
都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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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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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我
便
把
心
中
所
有
一
吐
為
快
…
…
但
我
感
覺
得
到
，
我
的
話
具
有
如
此
強
大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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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
以
致
於
牆
壁
都
會
倒
塌
，
各
種
機
關
、
各
種
法
律
、
別
人
的
﹃信
念

﹄
等
等
，
全
都
土
崩
瓦
解
…
…
此
時
此
刻
我
感
到
，
我
在
講
一
個
絕
對
真
理
，
沒

有
半
點
兒
偏
差
，
一
如
它
在
世
界
之
中
，
上
帝
之
中
，
﹃真
理
本
身
之
中
﹄
。
﹂

乍
一
看
，
像
是
作
者
在
那
拚
死
地
自
戀
：
細
想
想
，
這
種
﹁幻
想
﹂
，
只
有

徹
底
去
除
了
奴
性
意
識
，
把
自
己
真
正
看
作
一
個
人
，
才
會
產
生
。
然
而
，
作
者

緊
接
着
告
訴
我
們
的
是
：
﹁可
惜
，
這
大
部
分
都
沒
記
錄
下
來
（
一
時
找
不
到
紙

筆
）
。
﹂
也
就
是
說
，
忽
然
思
想
來
了
，
可
忽
然
又
走
了
。
真
是
可
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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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下飄忽的思緒 閔良臣

近來，在《帝王秘事》一書中，讀到了一
則趣事：如今政府所提倡的 「四菜一湯」，竟
然是明朝的皇帝朱元璋所發明的。

根據南京坊間的流傳，朱元璋自從當了皇
帝以後，那些達官貴人，整天花天酒地，奢侈
靡費。而老百姓的生活卻並不好過，怨聲載道

。朱元璋知道以後，決心整治這種不正之風。當時適逢皇后生日，
高官權貴都來祝賀。等到百官來齊後，朱元璋吩咐上菜。菜餚擺上
了桌，並非是什麼山珍海味，雞鴨魚肉。而是簡單樸素的：炒蘿蔔
、炒韮菜、兩碗炒青菜和一碗葱花豆腐湯，竟是標標準準的 「四菜
一湯」。吃慣了高檔菜餚的百官，見這情景，頗感不解。於是，朱
元璋就耐心解釋： 「蘿蔔上了街，藥店無買賣」， 「韮菜青又青
，長治久安定人心」， 「兩碗青菜一樣香，兩袖清風好丞相」，
「小葱豆腐青又白，公正廉潔如日月」。最後，朱元璋當眾宣布：
「今後眾卿請客，最多只能 『四菜一湯』，這次皇后的壽宴即是榜

樣，誰若違反，嚴懲不貸。」那些官員們聽了朱元璋的一番言辭，
明白了他的用意，無不誠惶誠恐，連連稱是。不敢再肆無忌憚，大
吃大喝。要知道，在那個時候，誰要是違背了皇帝的意志，那可是
要砍腦袋的。

對於這個傳說，究竟是假是真，自然不必深究。我想，這肯定
是歷來的老百姓，看不慣官員的胡作非為，認為朱元璋是貧苦出身
，可能會體恤民間的艱難，反對官場的奢侈腐敗，寄希望於這位平
民出身的帝王，能夠整肅吏事，節約政府成本。因而，想出這 「四
菜一湯」的辦法來教育官員，清廉從政。雖然，真相在歷史上已很
難考證。但是這一美好願望，真希望能在我們這個國家，長久的流
傳下去。

朱元璋 「四菜一湯」
鄧小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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